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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于齐鲁大地东南部的莒县，春秋时期为莒子

国；西汉时置县，属于城阳郡，东汉时属于琅邪郡。

晋武帝 ，分琅邪而立东莞郡，封司马泰始元年（

佃为东莞郡王。咸宁三年（ ，又以东莞合归琅

邪。至太康十年（ ，再立东莞郡，并将莒县划归

东莞。这里便是以《文心雕龙》而著称于中国乃至世

界文艺理论史和美学史的南朝文论家刘勰的故乡。

从晋惠帝永平元年（ 开始，西晋诸王互相

残杀，酿成十数年的“八王之乱”，西晋王朝处在风

雨飘摇之中。内迁的少数民族上层，趁机纷纷起兵反

晋，建立割据政权。永兴元年（ ，匈奴左贤王刘

渊以助成都王为名，在离石（今属山西）起兵，称大

单于；不久迁至左国城（离石北），自称汉王。晋怀

帝永嘉二年（ ，刘渊攻占平阳（今山西临汾西

南）；是年十月，刘渊称汉帝。永嘉四年 ，刘

渊死，其子刘聪夺得帝位。次年，刘聪派石勒攻破许

昌，并乘胜大破晋兵；是年六月，刘聪的大将 率刘

兵攻陷洛阳，刚刚做了四年多皇帝的晋怀帝司马炽被

掳至平阳，备受凌辱，不久即被鸩杀。这便是史书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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谓“永嘉之乱”。

永嘉丧乱以后，百姓流亡，中原萧条，千里不见

人烟。史书上说，流离失所、卖妻鬻子者不计其数，

加上蝗灾肆虐，瘟疫流行，以至流尸满河、白骨蔽

野，甚至“人多相食”。偌大的长安城中，还剩不足

百户人家。就在这一片萧条、肃杀的气氛中，中原士

人纷纷南迁，抛却世代居住的热土，躲避连年的战乱

和疾疫 的先祖随着大批南迁的。也就是在此时，刘

士人从东莞莒县移居京口（今江苏镇江）。

，刘曜进兵关中。晋愍帝建兴四年（ 是年十

一月，晋愍帝出降，被送至平阳，西晋王朝在经历了

年后灭亡了。第二年，琅邪王司马睿在南渡的官

僚、士族地主集团和江南豪族势力的支持下，在建康

（今南京）称晋王，翌年称帝，是为晋元帝，其王朝

史称东晋。

东晋王朝建立六七年以后，晋明帝设立南东莞

郡，属于南徐州，其州治即在京口。当时侨寓江苏的

大批北方士人，大部分都居住在南徐州，而不少士人

更以京口作为较理想的避难侨居之地。京口本来就是

交通方便、经济发达的名都，大量的北方士人汇聚于

此，更使其成为人才济济、人文荟萃之所。至少从刘

勰的曾祖父开始，刘氏一族便生于京口、长于京口

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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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　　坎坷一生

刘勰，字彦和，大约生于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

。其祖父刘灵真，除了 梁书 刘勰传》提到乃

“宋司空秀之弟也”以外，不见于史传记载。刘秀之

相。如此说来为宋代司空，官位仅次于 ，刘勰的家

世是颇为显赫 刘勰的。但不少研究者以为，《梁书

传》的这句话实不可信：刘氏虽是东莞望族，但刘灵

真这一系已属旁支远族了。因此，刘勰并不是出身于

士族，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。

（一）定林俗客

六朝时期，士庶之别犹天壤之隔。即使你有满腹

经纶，即使你才华出众，一旦出身庶族寒门，也就几

乎进身无望了；而血统高贵者，他们生来就是做官

的，以至于平流进取、坐至公卿。这就是《晋书》上

所说的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”，所谓“公门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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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，卿门有卿”，也就是西晋著名诗人左思在其《咏

史诗》中所痛斥的“：世胄蹑高位，英俊沉下僚！”

不过，虽然整个六朝时期士庶区别的大势并未有

根本性的改变，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，还是有所不同

的。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便以平民身份而靠军功起

家，因此刘勰出生的时代应该就是士庶区别有所缓和

的时期。也许正因如此，就在刘勰出生前后，他的父

亲刘尚开始步入仕途。至刘勰五岁左右，也就是宋明

前后，刘尚升帝泰始七年（ 任越骑校尉一职。

越骑校尉乃是汉代所设置的五校尉之一，位列七班，

选中者皆以其才力超越。刘尚得以升任中级官吏，这

对刘勰的童年是有影响的。另外，宋明帝于泰始六年

设立“总明观”，并设置“东观祭酒”“、访举”

名，分为儒、道、文、史、各一人，同时推举士人

阴阳五部学，这一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也会影响到刘

尚对幼年刘勰的教育。

刘勰七岁之时，做了一个对其一生都产生了重要

影响的美梦。他梦见了一片五彩祥云，犹如锦缎般美

丽，便攀援而采之。显然，刘勰之有如此吉祥的美

梦，正以上述背景做基础；同时，我们也可以想见，

他所受的家庭教育，正是儒家的建功立业思想。然

而，美梦总是很少会成为现实的。宋后废帝元徽二年

，刘尚在一次保卫首都建康的战斗中战死，刘

勰时年八岁。这一打击无疑是灾难性的。《梁书 刘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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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》说“ 早孤，笃志好学，家贫不婚娶”，可见其

父亲的早逝对刘勰的一生产生了何等重要的影响。

从父亲去世到二十岁左右，刘勰在发愤读书中度

过了自己从少年至青年的这 年四月，宋段时光。

顺帝被迫禅位于萧道成，是为齐高帝，历史进入了齐

岁受业于著名儒士雷次宗代。萧道成 ，研究《礼》

及《左氏春秋》。因此他即位以后，便重用长于经礼

的王俭，自此君臣唱和，儒学大振。建元四年（

正月，齐高帝设立国学，精选儒官，广延国胄，崇儒

重学之风吹遍江左士林。是年三月，齐高帝萧道成

卒，太子萧赜继位，是为齐武帝。他更是承继高帝之

风，对儒学之兴推波助澜。他不仅仍重用王俭，而且

优礼有加。上行下效，一时形成《南齐书》所谓“家

寻孔教，人诵儒书，执卷欣欣”的盛况。当此之际，

少年刘勰所受到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。

同样不可忽视的是，萧齐政权在弘扬儒学的同

时，对佛教亦极为重视。齐武帝萧赜刚刚即位之时，

皇太子萧长懋便将当时大乘佛学之名僧集中于宝地禁

苑“玄圃园”安居。齐武帝即位的第二年（永明元

年， ，被封为竟陵王不久的萧子良更召集名僧，

开设讲坛；佛徒高僧济济一堂，形成沈约所谓的“旷

代之盛事”。萧长 还以皇太子之尊，萧子良则以竟

陵王之贵，拜定林寺僧柔及僧远等人为师；其敬重佛

徒，可谓顶礼膜拜。这对刘勰的一生也产生了至关重



第 6 页

要的影响。

前永明四年（ 后，也就是在刘勰二十岁左

右，他的母亲又去世了。此后，在刘勰为母亲守孝的

三年时间里，齐竟陵王萧子良大开西邸，招集儒、佛

和文学之士汇聚鸡笼山，抄五经百家，编《四部要

略》，讲梵语佛法，造经呗新声，不仅把崇儒重佛之

风再次推向高潮，而且亦使永明文学盛极一时。萧子

良门下，萧衍、沈约、谢朓、王融、萧琛、范云、任

昉、陆倕等“八友”，或品味山水神韵，或探讨声律

对仗，或讲究用事敷陈，或推敲丽辞雅义，诗酒游

宴，音声唱和，崇文之风，弥漫江左。

可以想见，居丧中的刘勰必然无时无刻不在关注

时风的变化。《文心雕龙》中强调“贵乎时”，这是刘

勰从世事的浮沉、家庭的变故中所得到的深刻体验。

对于他这样一个出身庶族寒门而又无依无靠的人来

说，要想取得进身之阶，洞察时世、抓住机会就显得

尤为重要了。离开时代的大江大河，自己的涓滴之水

是很快就会干涸的。然则，时风是什么呢？可以说，

佛学与文学的并行不悖正是刘勰所处的时代氛围。佛

教与文学原本关系不大，然而皇亲国戚之道俗相兼，

尤其是竟陵王萧子良的推波助澜，使得佛教与文学相

得益彰了。

永明八年（ ）前后，刘勰来到了京师，举步

踏入钟山名刹定林寺。千载悠悠，我们今天无从揣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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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勰当时的心情，但举目无亲而逼人佛门的无奈是可

以想见的。不过，这却绝非一时的权宜之计，更不是

感情冲动之举。在上述崇儒重佛的文化思想背景之

下，在佛学与文学并行不悖的时代氛围之中，无所依

傍的刘勰决定进入佛门，正可以视作一举多得的“贵

乎时”的行为。这不仅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基本的生活

问题，更重要的是为进一步学习提供了条件。同时，

从此便可安居京师之地以“待时而动”了。

《梁书 刘勰传》是这样记载的：“依沙门僧祐，

与之居处，积十余年，遂博通经论，因区别部类，录

而序之。今定林寺所藏，勰所定也。”这句简单的

“积十余年”，意味着 几乎全部的青春时光都是在刘

定林寺度过的；而沙门僧祐则成为这一时期刘勰生活

中关系最为密切的人。僧祐俗姓俞，生于宋文帝元嘉

二十二年 ，祖籍彭城下邳（今徐州邳县），生（

于建业（今南京）。幼儿时期，父母带其入建初寺礼

拜，便表现出对佛教的浓厚兴趣，竟至不肯回家。父

母只好从其所愿，任其出家入寺，奉僧范为师。父母

本以其年 岁以幼任性，未必真心向佛，所以当他

后，便私下里为其订下婚事。谁知当他知道以后，便

逃到定林寺，投靠法师法达。法达乃是定林寺创建者

昙摩密多的弟子，其戒德精严，为法门栋梁。僧祐竭

诚奉事法达，更加执操坚明，其家庭亦莫可奈何了。

年满具戒以后，僧祐又受业于律学名匠法颖，随侍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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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二十余年，竭思钻求，晨昏不辍，遂大精律部，有

迈先哲，成为佛家律学名僧。法颖去世后，正值竟陵

王萧子良倡隆佛法之时，僧祐自然经常被请去讲律，

听众常达七八百人之多。

显然，刘勰跟随僧祐十余年，所受影响是难以估

量的。比如，《梁书 刘勰传》说刘 “家贫不婚娶”，

其实“家贫”可能只是原因之一，而与之朝夕相处的

大德高僧僧祐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

永明十一年（ 之后的几年时间里，刘 作

为僧祐的得力助手，以主要精力帮助整理佛经，厘定

文献，区别部类，造立经藏，撰制经录。僧祐《法集

总目序》说“或专日遗餐，或通夜继烛；短力共尺波

，其中艰辛自不待言，却也争驰，浅识与寸阴竞晷

使刘勰“博通经论”，成为佛学的专家。正是在这一

时期，他写下了一篇重要的佛学论文《灭惑论》。

齐明帝建武五年（ 前后，已逾而立之年的

刘勰又做了一个美梦。他梦见自己手捧红色的祭器，

跟随孔子向南走。梦醒以后，他感到非常高兴。遥想

夫子当年，尚且慨叹自己很久不再梦见周公了，而

今，他老人家竟然托梦于自己这个无名小卒，这难道

不是重任在肩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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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搦笔论文

刘勰身居佛寺而梦随孔子，这与其居于佛寺十余

年却并未出家一样，既是时代风气使然，也是他人生

序志》中理想的必然。他在《文心雕龙 ，袒露了自

己的心曲。他说，在这无始无终、无穷无尽的宇宙

中，有黎民百姓，也有达官贵人；而真正能够出类拔

萃者，靠的是聪明才智。可是，岁月如白驹过隙，时

光一闪即逝，人的身体连同其智慧也是不能久居的。

《庄子》上说“：余立于宇宙之中，冬日衣皮毛，夏日

衣葛絺。春耕种，形足以劳动；秋收敛，身足以休

食。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逍遥于天地之间，而心意

自得。”然而，相对于浩渺的宇宙而言，人又能“心

意自得”几年呢？所以，要把声名永播，想让事业长

存，看来只有依靠写作，将自己的作品留在世上了。

刘勰说，人类的形貌取法于天地，人类的本性来自于

“五行（”水火木金土），人的耳目可比日月，人的声

气有似风雷，人类超过了天地之间的万物，人类乃是

宇宙之精灵、天地之中心。可是，人的肉体比之草木

又能坚硬多少呢？正如“古诗”所说，“人生寄一世，

奄乎若飙尘”“、人生非金石，岂能长寿考”，真正可

比金石而流传久远的，只有名声了。大概正是这个原

因，所以古人说，君子之处世，首先是“立德”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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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是“立 ，再次是“立言”；只有这三者才可以传

之久远，才能够不朽。对刘 来说“，立功”一途遥

不可及，也就只有著书立说而“树德建言”了。

所以，刘勰身居佛寺却与孔夫子心灵相通，良有

以也。至于著书立说的具体方向，刘勰也有自己的考

虑。他想，要阐明圣人的思想，最好的途径当然是给

经书做注解，但是东汉的马融、郑玄等大儒已经做了

精深的阐述，自己即使在某些方面仍有一些深入的见

解，也难以自成一家了。然而，考察文章的作用，其

作为经书的辅佐则是毫无疑问的。无论祭祀、丧吊，

还是朝觐、阅军，抑或婚嫁、冠礼，各种仪节都要靠

文章来完成；国家的政治、教化、礼乐、军事、刑

法、经济等等一切政务，无不靠文章来实施；至于君

臣之间的沟通，军国大事的阐明，当然更离不开文章

了。刘勰 为，产生如此广泛而重要作用的各类文

章，无不来源于儒家经典；正是儒家经典为后世文章

树立了最好的榜样，也为后世文章的发展开辟了广阔

的道路。任凭文苑笔场百家腾跃，无论翰林华国诸子

驰骛，终究跳不出儒家经典的圈子。所以，“论文”

一途同样可以通向儒家经典，也就可以完成孔夫子的

重托了。

其实，刘勰不走“注经”之路，未必真的完全因

为马融、郑玄等人“弘之已精”了。虽然此时仍然重

视儒学，但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时代早已成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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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，而儒学和佛学的交融统一、佛学和文章的相得

益彰以及文章本身的繁荣发展，才是时代的潮流。尤

其是永明文学之盛给刘勰的熏陶和启迪，实在使他不

能不去“论文”。更重要的是，以孔子之托而有“论

文”之必要，乃属当务之急：这便是《序志》所谓

“去圣久远，文体解散”，也就是近世文章的发展由于

离开圣人越来越远，因此文章的体制逐渐败坏，以至

于有“文将不文”的危险。简而言之，那就是诗写得

不像诗，赋写得不像赋⋯⋯总之是失去了文章的规

范。结果也就出现了刘勰所深感忧虑的文风：一味追

新逐奇，崇尚浮浅怪异的语言，过分注重词藻的修

饰，就像在已经装饰过的华丽羽毛上再加文饰，又如

在本不需要修饰的腰带和佩巾上再绣以花纹，忘记了

其本来的面目和用处，有似买椟还珠，仿佛秦伯嫁

女，从而也就离开了文章的根本，而走上文体错讹、

辞采泛滥的道路。也就是说，一方面是文章写作的繁

荣发达，另一方面是创作方向的误入歧途；作为“经

典枝条”，如果不对其进行修整而任凭自然生长，后

果何堪设想？这正是孔子之所以“乃小子之垂梦欤

的原因。以此而论，则所谓“论文”，不仅事出有因

而势在必行，甚至比“注经”更为重要了。

从建武五年至齐和帝中 ）三月，刘兴二年（

勰焚膏继晷、兀兀穷年，以大约四载的光阴，全力结

撰自己的论文之作。精研儒家经典之义理，深究佛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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玄谈之论辩；标举文章写作之准的，探索知音赏鉴之

奥秘。诗骚赋颂，有韵之文搜罗殆尽；章表奏记，无

韵之笔囊括不遗。深入艺术构思之过程，辨别艺术风

格之雅俗；明确文学的时代理想，概括文学的本质特

征。纵观文学发展之道路，体察文学自然之关系；总

结比兴夸饰之方法，规范融会剪裁之手段。篇章字

句，安排推敲精雕细刻；音韵声律，和谐流畅婉转自

然。有时含笔腐毫苦虑劳情，有时援牍口诵文思泉

涌；有时情饶歧路纷杂难断，有时敏在虑前应机可

决。春花伴精推荣枯，秋月共细思圆缺；雨打寺门迟

迟闭，雪落禅径踽踽行。星汉灿烂之永夜，常思五彩

祥云之梦；赤日炎炎之长天，恒记夫子仲尼之托。暮

鼓晨钟里奋笔疾书，青灯黄卷前戛戛独造；道不尽伏

案抽思之苦，说不完建言寄情之乐。

呕心沥血四个春秋，刘勰在定林禅寺为中华文化

增添了光辉夺目的一章，并为这一精彩的华章定下一

个动听千古的美名：《文心雕龙》。

（三）逢其知音

《文心雕龙》书成之时，正值齐梁禅代之际。

年三月，齐和帝禅位；四月，萧衍即帝位，是为梁武

帝，改元天监。无论谁做皇帝，定林寺的暮鼓晨钟都

会照例敲响；但对刘勰而言，心情有所不同。他已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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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定林十余载，却一直是白衣之身。既不愿出家为

僧，则长此以往又怎能甘心呢？回首悠悠岁月，已历

宋、齐、梁三朝；屈指青春年华，则近不惑之年。其

人生之路通向何方，已是摆在面前的迫切问题。

可以想见，望着用心血铸成的《文心雕龙》，刘

勰没有如释重负之感。他发愤写作此书，当然是秉承

儒家圣人之大道，为文章的写作确立千古不易的法

则，为文学的发展找到纵辔远行的通衢。然而，他同

样期望这部书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新的开端，而不是

像司马迁著 史记》那样准备“藏之名山”。可是，

以自己无名小辈，又久居寺门之内，纵有旷世惊人之

作，又怎能得到时人 想到了沈之肯定和承认呢？刘

约，一个历仕宋、齐、梁三朝并成为当朝权贵而又身

兼文坛领袖的人。

沈约，字休文，生于宋文帝元嘉十八年（

吴兴武康（今浙江德清）人。其先世乃东吴世家大

族。祖父沈林子曾为刘宋开国君主刘裕的参军、征虏

将军，刘裕即位后，封其为汉寿县伯，迁辅国将军。

沈约的父亲沈璞，文帝时官至宣威将军、盱眙太守，

并以防魏有功，转淮南太守。宋文帝死后，王朝内

乱，刘骏起兵夺得政权；由于沈璞未能及时响应，被

岁的沈约四处潜宋孝武帝刘骏所杀。时年 逃，后

遇大赦，幸免于难。

沈约从小便笃志好学，昼夜不倦，他的母亲恐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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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累过度而生病，不得不经常减少其灯油或灭掉其灯

烛。正是由于他的苦读，使其博览群籍，精研文史，

二十多岁便有著书立说之意。宋明帝泰始元年

岁的沈约起家奉朝请，并为尚书右仆射蔡

兴宗赏识；两年后，蔡出为安西将军、郢州刺史，便

引沈约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。泰始五年（ ，蔡

升任征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又以沈约为征西记室参军

等职。刘宋末年，沈约入朝为尚书度支郎。

齐高帝建元元年（ 岁的沈约被任命为

征虏将军、南郡王萧长懋的记室。建元四年（

齐武帝萧赜即位，立萧长懋为太子，沈约被任命为步

兵校尉，掌管东宫书记，受到太子的特别看重。后迁

太子家令，兼著作郎。永明年间，沈约还受到竟陵王

萧子良的赏识，为其门下“八友”之一。永明八年

）以后，沈约迁中书郎、司徒右长史、黄门侍郎

以及御史中丞等职。齐郁林王隆昌元年（ ，竟 陵

王萧子良辅政， 岁的沈约升任吏部郎。萧子良不

久病死，沈约出为宁朔将军、东阳太守。齐明帝即位

以后，沈约进号辅国将军。建武二年 岁（

的沈约被征为五兵尚书，两年后迁国子祭酒。明帝死

后，沈约以母亲年老为由辞官，改授冠军将军、司徒

左长史、南清河太守。

齐和帝中兴元年 ，曾为“竟陵八友”之一（

的雍州刺史萧衍带兵攻入建康，不久便召集 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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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邸旧友沈约，引为骠骑将军司马、左卫将军。沈约

趁机劝萧衍代齐而立，言之殷殷，深得萧衍欢心，以

约为散骑常侍、吏部尚书兼右仆射，成为帮助萧衍成

就帝业的功臣。梁武帝受禅，以沈约为尚书仆射，封

建昌县侯。

刘勰之想到沈约，除了以其当朝勋贵的特殊地

位，还因为沈约更是一代辞宗，是齐梁文坛的领袖。

他重视声律在诗歌创作上的重要作用，与谢朓等人创

立了永明新体诗，推动永明文学盛极一时。其五言诗

清怨和谐，意境独到，骨采完备，精拔可读。更重要

的是，沈约以官场浮沉数十载、阅尽人间冷与暖的通

达，加之对文学本身的精通，对文坛新人奖掖有加、

不吝提拔；其谦谦儒风，受到文人学子的敬重与爱

戴。凡此种种，使得刘勰把希望寄托在了沈约的身

上，希望自己的《文心雕龙》能得到沈约的青睐；哪

怕只言片语的品评，只要略予褒奖，也就不致使自己

的半世心血付诸东流了。

但是，一个颇为简单却又十分困难的问题是，怎

样使《文心雕龙》到达沈 刘约的手中呢？《梁书

传》是这样记载的：“约时贵盛，无由自达，乃负其

书，候约出，干之于车前，状若货鬻者。”千载之下

看来，这实在是颇富戏剧性也颇有喜剧性的一幕；然

而不难想见，刘勰迈出这一步，需要多大的勇气，又

要承受多少痛苦的折磨！这不禁令人想起颇为相似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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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幅历史画面：三国曹魏时期，著名书法家钟繇之子

钟会撰成论才性同异的《四本论》，自己颇为看重，

欲取定于当时名士嵇康，于是便怀揣书稿来到嵇康宅

外。徘徊有时，终于没有勇气敲门，便从门外抛至

康家中，急急忙忙逃走了。显然，以彦和当时之状

况，尚难比钟会；以沈约当时之隆达，则远超嵇康。

王公侯门深似海，即使想如钟会那样抛至其家，也是

难以办到的。不过，刘勰不是叶公好龙之辈，他迈出

了一般人难以迈出的一步。也许正是意识到这一历史

时刻的重要性，惜墨如金的《梁书 刘勰传》做了较

为详细而生动的上述记载。

当然，《梁书 刘勰传》之所以详细记述，也许还

在于这件事情的结果。其云：“约便命取读，大重之，

谓为深得文理，常陈诸几案。”沈约无愧为一代文坛

领袖。其“便命取读”的态度固然显示了他的贵而无

骄，其“大重之”的激赏固然再次证明了他奖掖后进

之无私，其“深得文理”的评价固然说明了他的目光

深邃，而其“常陈诸几案”的举动则更属难能可贵。

（四）奉时骋绩

前后梁武帝天监二年（ ， 岁左右的刘勰

“起家奉朝请”“。奉朝请”者，奉朝会请召而已，既

不为官，亦无职任；但既已“奉朝请”，则正式踏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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仕途便指日可待。如上所述，沈约也正是自“奉朝

请”开始其漫长的仕宦生涯的。对刘勰来说，直至进

入人生之中年方得“奉朝请”，其人生的青鸟确乎是

姗姗来迟了。不过，以庶族寒门的身世，其父亲又战

死而无功，加之久居佛门十数载，自然与出身世家大

族的沈约是难以比拟的。按照梁代的官制，世家大族

之人 岁便可踏入仕途，庶族寒门之人只有年过

方得“试吏”，左思《咏史诗》所谓“地势使之然，

由来非一朝”，又奈其何！以此观之，则彦和纵然年

近不惑才开始步入仕途，亦算颇为幸运了。

天监三年（ ，刘勰终于正式踏上仕途。是年

正月，梁武帝之弟，扬州刺史、临川王萧宏进号中军

将军；其开府置佐，网罗幕僚，刘 有幸成为他的记

室。萧宏对定林寺并不陌生，他对僧祐更是“尽师资

之敬”；刘 既已“起家奉朝请”，且具文学才华，则

引之为记室，可谓顺理成章。记室之位虽然不高，然

其专掌文翰，职务乃是颇为重要的。正因如此，记室

之人的选择相当严格。先后在萧宏幕府中任记室之职

者，有王僧孺、殷芸、刘昭、丘迟、刘沼等人，或出

身势族高门，根基深厚；或励精勤学，博洽群籍；或

文章名世，工诗能赋；或少有奇才，为世所重：皆为

一时之选。因此，刘勰一入仕途便成为萧宏府中记室

而居枢要之职，亦可谓幸运之至了。

天监四年（ ）十月，梁武帝大举攻魏，命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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